
明末清初的学风

谢国桢

一 叙说 社会的背景和思想的根源

近年来明末清初的学者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。在

１９６３年间，继王船山学说讨论会之后，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
都举行了顾亭林３５０年纪念学术讨论会，叫我发言和写论文，
以我学问的浅陋，是当之而有愧的。不过，我想明末的学者当

不仅止顾（炎武）黄（宗羲）王（夫之）等人，所谓明末清初

的三大儒；而是当时的学者人才辈出，著作如林，在学术史上

都占有应有的地位。为什么在这个大动荡时期，产生了这如许

多的学者，在学术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？尤其是象顾、黄、王

诸家的学说，不是孤立而产生的，不可不谈一下明末清初的学

风。

在吾国学术史上，有划时代的几个时期，呈现了百花齐放，

百家争鸣的现象；像春秋战国先秦诸子、西汉经学、东汉党锢、

魏晋哲学、宋元理学等，其在程度上和性质上各有不同，而且

各有特殊的作风。我认为明末清初的学者，有先秦诸子百家争

鸣的风格，有东汉党锢坚贞的气节，摆在历史的进程上，有并



驾齐驱的局势，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作用，从明清以来封建社

会黑暗的统治中，在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舆论上又发出光彩，可

以说是在吾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，开了灿烂的花朵。

我所说的明末清初学者所处的时期，是指着公元１７世纪，
即明万历三十年以后到清康熙四十年左右（１６０２～１７０１）。这百
年中，在这个时期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非常众多，有的是已经

家弦户诵；有的是经过清朝统治者的毁禁，是否是尚在天壤间，

正在于发掘和整理。我们有这个责任，写出一本《明末清初学

术文化史》的；但我知识浅陋，理论水平低下，又限于时日，

仅就我平日读书的所得，把当时社会的背景，思想的根源和近

年来学者研究的成果，综合论述，试图概括地说明明末清初学

风中的几个特点，作为发轫之始，供诸大家商讨。

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，明末清初的学风，为什么会有这

样豪迈的风格，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多种多样的体裁？我认为固

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，同时又由于明末农民的大起义摧

毁了明朝的腐朽政权，也有力地打击了满洲贵族。这个时代正

是当时人士所谓“天崩地解”的时期，农民群众做出了当家作

主人的豪迈气势，谴责统治者的贪婪罪行，如同解剖一样，把

社会上阴暗的一面，都暴露出来，从而使比较前进的头脑的人

士触目惊心，写下了篇章，反映到学术思想、史学、文学、艺

术、科学技术各方面，因之其中以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意

识为其主要的促成条件，同时也有其他及外来的影响，是错综

复杂相互交织而成的。概括起来有下列的几个原因：

（１）由于明中叶以来社会商业、手工业的发展，在运河两
岸以及江南一带出现了很多小村镇和城市，商店小手工业作坊

到处皆是①，这些地区的商业经营，虽然不脱封建社会自然经济

① 陈子龙：《皇明经世文编·赵世卿奏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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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范畴；但是已经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小手工业者、经营小手工

业作坊的商人和雇佣工人的出现。又由于当时交通的便利，苏

松棉织品和丝织品，江西的陶瓷，西北的毛织品可以销行到全

国。全国的大都会北京和南京以及苏、松、扬州等地既为政治、

经济的中心区，也是文化的城市，尤其是南京为明朝的留都，

各省的人士都集中到南京来，成为人文荟萃的区域。还有扬州

为明朝经营商业的城市，许多徽州商人都迁居扬州，有些变成

为小市民中的知识分子。所以在明崇祯间复社在苏州虎邱开会，

到会的成员就有两三千人，复社的人士在留都驱逐魏忠贤余孽

阮大铖，贴出了“南京防乱公揭”，列名的就有好几省的人士，

这说明明末各省人士，能够荟集在一起，是与明末的商业和运

输交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。明末遗民钱秉镫赠方密之江上纪

事的诗，有“武昌公子束装轻，便寄扬州估舶行”① 的诗句可以

作为证明。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明末学风兴起的社会背景；至于

资本主义萌芽是如何的产生，不属于这个论题之内，就不再多

谈。

（２）明自正统以来土地的大量兼并，庄田的兴起，皇室有
皇庄，又有王府庄田和勋戚庄田，告老的官员地主豪绅也田连

阡陌动以千百顷计。农民自耕的土地面积很少，所谓：“吴中之

民有田者什一，为人佃作者十九。”② 吴中一地如是，其它各省

情形可知。随着万历以来江南各地商业经济的发达，更刺激了

统治者的胃口，统治者以矿税为名，派宦官到各处去敲诈和勒

索，激起了各省反矿税的斗争。又兼着江南各地地主豪绅虐待

耕田和家内使用的奴仆（佃农），大江南北普遍发生了所谓家内

奴仆的暴动，当时所谓“奴变”，尤其是陕北边塞荒寒受灾害最

①

② 顾炎武：《别本菰中随笔》卷２上。
钱秉镫：《藏山阁诗存卷一·过江集·同方密之江上纪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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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的地区，在１６２８年（崇祯元年）终于爆发了西北农民的大起
义。从阶级立场上来看，在封建社会内地主阶级中的士大夫和

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同情于农民起义的，虽然农民起义伟大的举

动，活生生的事实摆在这里，他们却说农民军的起义是“假行

仁义”①，甚至骂农民军为“盗贼”和“流寇”。明末遗民屈大均

等所写的《四朝成仁录》等书，把明末死难之士，死于“贼”

和死于“虏”（满洲）的等量同观，均称之为杀身成仁的志士。

因为农民军把明朝士大夫所崇拜的偶像———崇祯皇帝逼的吊死

在煤山，而称农民军为仁义之师，是不合于当时情况的，象四

川学者唐甄曾比帝王如盗贼，又说崇祯帝是一个暴君，就受到

他的朋友王源的訾议。尽管如此，明末党社中的人士与当权的

官僚们虽同属于地主统治阶级之内，但统治者经常痛恨“处士

横议，品核公卿”，甚至于骂他们为盗贼，范晔《后汉书·党锢

传》上不是说过吗？“党锢久集，人情多怨，若久不赦宥，轻与

张角合谋，为变滋大。”明末保守的理学家张履祥也说：“东南

坛坫，西北干戈，其乱一也。”当时还有人说，社集的号召，群

众的景从，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契合，一呼而集，实与盗贼的

行为无异。党社中的人士，他们自认为与农民起义的群众有所

区别；可是统治者却认为社集中人士评论朝政，干犯公卿，与

盗贼的行为，同流合污差不了多少，这是应当如何理解呢？从

下节里的分析，就可以明了这个原因。

（３）当时党社中人士从阶级成分来说，东林党的成员，大
半出于地主阶级的上层分子，地主阶级也有开明派和保守派，

东林党是属于开明的一派，同时其中的成员如李三才、顾宪成

又是江南的地主而兼营工商业者。东林党人为了维护明朝的统

治政权，要改良朝政，澄清吏治，李三才所上的《请罢矿税的

① 计六奇：《明季北略》卷２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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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疏》、周顺昌等请制止矿使四出骚扰的暴行，这是与其本身所

经营的江南工商业利益有密切之关系的，至于复社的成员大半

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中下阶层，有时还参加了出身于工商业中间

的知识分子，从其本身来说就有切己的利害，在其主观愿望上

虽然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，但是间接的同情于人民，有其积极

的一面，遂得到人民群众舆论的支持。人民群众的利害与统治

者的要求是对立的，正如顾宪成所说：“外论所是，内阁必以为

非；外论所非，内阁必以为是。”① 在统治者看来“东南坛坫和

西北干戈”，就等类而齐观了。但是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是软

弱而无力的，不能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政权，终于受到统治者的

宰割，目为党人而以禁锢了之。

由于明朝统治者的种种暴行，掊克峻敛，西北的农民大起

义爆发了，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，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，

针对着当时的弊政，提出了“均田免粮”、“平买平卖”的口号，

做出了改变明朝的行政机构和“改正文体”等等措施。农民军

这样轰轰烈烈的运动明朝的士大夫是不能充耳不闻的。尤其是

读书人士，他们虽然不能同情于农民军，但是知识分子思想是

敏感的。明末的前进学者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对于当时

君主的庸暗，土地的集中，赋役的剥削，对于新兴的手工业和

商业的摧残，五蠹吏胥的虐民，科举的腐败，都有所认识。在

顾炎武所著的《日知录》、《别本菰中随笔》，黄宗羲所著的《明

夷待访录》，王夫之所著的《噩梦》和《黄书》，抨击了当时的

朝政，提出了鲜明的主张，做出了足够的论述。明末的学者与

农民起义在其阶级立场的本质上虽有不同，但是维护其本阶级

的利益而与劳动人民同受其害时，可能说出些公平的话来。所

以当阶级矛盾转变而为民族矛盾之时，明末的前进人士可能同

①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卷５８，《东林学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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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于农民军。当山东农民谢迁攻克淄川，惩治了汉奸孙之獬，

处以死刑，明末的大儒顾炎武听见了这个消息，就为之赞叹不

置，做出了“鼓逢逢，旗猎猎”① 这样赞美的诗句。像阎尔梅、

叶廷秀等人有可能参加山东榆园农民军从事于共同抗清的运动。

明末农民军的大起义，摧毁了明朝的腐朽政权，有力的打击了

清朝统治者，这伟大的事实，影响于人民的脑海中，遂成为明

末人士思想言论中的主题了。

（４）祖国人民在学术文化上有优良的传统，他能够容纳众
长而扬弃其所短。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丰富了明末学者的思想

内容，对于旧的起了怀疑，更提出了新的主张。同时在１６、１７
世纪，海外侵略者的东来，以天主教迷信色彩来麻痹人民，可

是附带的也带来了欧洲比较新颖的科学知识，在吾国对于哲知

和封建社会的伦常道德上的义理之学已有理论的根据，但是对

于“制器尚象”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等，尤在幼稚时期，明朝的

学者自徐光启、李之藻以后，出现了像梅文鼎、王锡阐、孙兰

等杰出的天文算学家，接着像王征、薄珏等人阐述了物理学和

机械学，写出了《奇器图说》等书，对于农业生产技术上深有

所发明，在天文、历法、水法、火器、机动物理学上都有新的

成就。这都不可以不说是受外来的影响。但是明末的哲学家方

以智就深刻地看出西来传教士的弊端，他说：“万历年间泰西学

入，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；然志士推之，彼之质测尤未备也。”②

这就是说泰西的学问长于“制器尚象”而不长于明理，就是他

们质测的方法做的还是不够的。同时，又有一位学者，名叫孙

兰，他曾从泰西人汤若望学习天文地理，著有《柳庭舆地隅

说》，他就怀疑到汤若望曾灌输给他耶酥会士的教旨，而不大愿

①

② 方以智：《物理小识·叙例》。

佚名：《研堂见闻杂记》；顾炎武：《亭林诗集》卷２，《淄川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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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教他天文历算之学。因之他断然地说：“常谓西儒以七克为

教，似近于孔门克己复礼。然接其人，聆其论，咸精于历数，

合于制器尚象之旨；独膜拜天神，侈言天堂地狱，则异教也。”①

“精研西学而不师其教”，从而说明了我国的学人，能够采纳众

长而扬弃其短。当时的学者是受了当时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和

农民大起义声威的影响，批判地接受了外来的影响，迂徊曲折，

反映到学术文化上，遂蔚成为明末清初的学风。

二 明末社集和明末遗民所产生的学风

我们要谈明末清初的学风，不可不先谈明末的党社运动，

在１６０４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间以顾宪成、高攀龙为首所创办的
东林书院，反对他们的人就叫他们做东林党。东林书院讲学的

宗旨，在于评论朝政，衡量公卿，“论学以世为体，相与讲求性

命，切磨德义，念头不在世道上，即有他美，君子不齿”②。东

林党中，峥嵘露头角的人物，出现了杨涟、左光斗诸君子，与

反动的阉党展开了不懈的斗争。继东林而后，就是以张溥、张

采等所创办的复社，明末的遗民和学者，多半出于复社中的人

士，当时有“小东林”之称，可见东林与复社是一脉相传的。

明末清初的学者距东林讲学的时间较晚一些，所以我在这里对

于东林党暂且不谈，而概括地介绍一下明末的社集。

明末士子的结社，所谓社集，起于明崇祯的初年，迄于清

康熙的初年，约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但明朝士子结社的风气不始于明末，明朝的读书人士以文

会友，诗酒唱和，提倡风雅，南京为明朝的留都，人文荟萃之

①

②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卷５８。
孙兰：《柳庭舆地隅说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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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自从明嘉靖以来，白下青溪，结社之风已经很盛，见于钱

谦益的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，到了天启末年太仓人张溥、张采，苏

州人杨维斗等所创办的应社，其初的目的也不过是为着士子应

付考试，猎取功名，大家聚集在一块学习经义，揣摩风气，作

为进身之阶。张溥等人很有抱负，认为这样做还不够的，必须

集合多方面的人士，砥砺名节，“共兴复古学，将便异日者，务

为有用，因改名为复社”①，他们还“刑牲而盟，告之天地，倚

盖终身，砥砺期许”②。因之社集，当时又叫做“社盟”。当时称

江西安徽等地叫上江，苏松和浙东西等地叫做下江。于是会合

了大江南北各地方的社集，“因之云间有几社，浙西有闻社，江

北有南社，江西有则社，又有历亭席社，而吴门别有羽朋社、

匡社，武林有读书社，山左有朋大社，佥会于吴，统合于复

社”③。当时有气节而知名的人士像几社的领袖陈子龙、夏允彝，

皖中的名士吴应箕、刘城、方以智等人，都参加了复社。在

１６２９年即崇祯二年成立了尹山大会，从崇祯二年到五年在南京
和苏州的虎邱共举行过三次的大会，到会的同志见于《复会姓

氏录》的共有２０２５人，终于在１６３８年即崇祯十一年复社的成
员聚集在南京，为了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，公推东林子弟顾杲、

天启被难黄尊素之子黄宗羲为首，宣布了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，扶

持正义，制止了阉党余孽的猖狂进攻，这可以说是复社作为领

导的社集初期。

１６４４年５月汉奸吴三桂勾引清兵进入北京，南京建立了弘
光政权，阉党余孽马士英、阮大铖掌握了政权，史可法被逼出

镇扬州。马、阮辈要排除异己，想把党社中的人士一网打尽，

①

②

③ 朱彝尊：《静志居诗话》。并参考汪有典：《史外·吴应箕传》。

陆世仪：《复社纪略》；谢国桢：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。

陆世仪：《复社纪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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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社的成员曾经有在北京参加过大顺农民军的，说他们背叛朝

廷，就制定颁布了“顺案”，把周、雷演祚处以死刑，其他
分为降顺、附逆六等，以次论罪，但是对于投降清朝的却不论

罪，迫得社集中人士东逃西散仅免于难。当时有骨气的人士象

陈子龙曾任弘光朝的户科给事中，他认清要恢复明朝，只有积

极图强，走向抗清这一条道路，一月之中，奏章上了数十次，

不能见用，知难而退，归隐松江。嘉定的进士黄淳耀等，感觉

到弘光小朝廷不足有为，干脆隐居田园，讲学鸣志，策励后

进。可是腐朽的弘光王朝不过一年就垮台了。扬州南京相继沦

陷，清兵急转直下，南进江南，这抵御的重任只有落在人民群

众的双肩上。于是１６４５年的六七月间，清兵直下江南之时，
嘉定的进士黄淳耀和侯峒曾等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，坚守嘉定

抗拒清兵，几社领袖陈子龙、夏允彝也起兵松江，明末大儒、

复社成员顾炎武和吴其沆等起兵昆山，大江南北起义抗清的领

导者，大半出于社集中的人士，尤其是陈子龙曾做过绍兴推

官，浙东抗清的将领，如钱肃乐、张煌言与复社和几社有密切

的关系。这时社集中人物由统治阶级内部反阉党的斗争转变而

为以民族矛盾为主体的抗清斗争；这与明末的农民起义军由阶

级斗争转变而为民族的抗清斗争相比较，他们的阶级立场上虽

有不同，可是其目标上是一致的，这可以说是明末社集的中

期。

到了乙酉、丙戌（１６４５～１６４６）以后，江浙等地已入清朝
的统治范围，可是自从１６４８年荆襄十三家军和李定国所率领的
大西农民军，以及郑成功所率领的海上之师，掀起了大规模的

抗清战争，各地方的志士仁人都参加了英勇不屈的抗清战斗，

就是在清军占领区内，不仅在江南，而且在河北山右的革命志

士也图谋恢复，积极响应，参加支援川陇、海上义师的工作。

清朝政府寻找发生事变的根源，不得不注意于士子的结社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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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１６６０年即清顺治十七年颁布了严禁社盟的命令，因之当时
有心人士就由公开的结社转变为地下秘密的活动。尽管在清朝

禁网之下，从顺治十年左右到康熙初年，各地人士仍然秘密结

社。就其显著的来说吧，以我所知道的，在苏州就有叶恒奏、

顾炎武等所举办的惊隐诗社，在淮上就有阎修龄等所举办的望

社，在宁波就有六狂生陆宇等所组成的两湖八子、南湖九子
等社，在广东就有屈大均为首所创立的西园诗社，在沈阳就有

僧甬可等所结合的冰天诗社，沈光文等在台湾所结合的海外几

社，他们或是积极响应海上的义师，或是蓄志密谋作恢复的事

业，甚至影响到东北和台湾。结社运动表面上是缩小了，而影

响的范围却是扩大了，这可以说是社集的后期。

我们从上面所说事实来看，复社为什么能集合各省的人士，

参加的成员到二三千人？同时明末的结社前后相继延续到四五

十年之久？是否是可以说是像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，我们不能

这样的来谈；但是明末的结社有它的组织，有它的目标和企图，

这是可以断言的。当然复社人士在金陵大会的时候在那里画舫

笙歌，酒食争逐，是地主阶级士大夫颓废的作风，有其消极的

一面；但是我们不能只从消极的一面去看，而也应当从积极的

一面来谈，我们从其组成的情况来说吧，复社开大会时所召集

大江南北的成员，在１７世纪的年代，虽然交通较前便利，但路
途还算是遥远的，为什么能一呼而集呢？陆世仪在《复社纪略》

就说到：“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，司纠弹要约，往来传置，天

如于是裒十五国之文而诠次之。”朱鹤龄《愚庵小集·传家质言》

上说：“庚午、辛未间，复社盛兴，舟车之会，几遍海内，每邑

以一二人主其事，招致才隽之士，大集虎邱。”这是说明了复社

有了组织。当然在那个时期，只是充当招集者，有了彼此联系

的关系，他们的组织还是很幼稚的。

复社的形成，还有他的宗旨和目标，他们既申之以盟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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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规定了立身处世的方向和诺言，复社的盟词上说：

“毋蹈匪彝，毋读非圣书，毋违老成人，毋矜己长，毋形彼

短，毋巧言乱政，毋干进辱身。嗣今以往，犯者小用谏，大则

摈。既布天下，皆遵而守之。”①

他们彼此之间称同志。明末湖北天门县的学者郭都贤，史

可法和魏禧都出于郭氏之门，都贤与宁乡陶汝鼐为最要好的朋

友，都贤给陶汝鼐所著《褐玉堂集》的序中有“有生同里，长

同学，出处患难，同时同志”② 的语句，这可以说明了当时对于

同志的意义。

在“出处患难，同时同志”感情融合和共同了解生活的基

础上提出了规劝和互助。我们在这里可以举出一两个鲜明的例

子：例如以文学豪迈著称的侯方域，黄宗羲看见他生活过于浪

漫，不以为然，就规劝他说：“你的父亲还在监狱里，正当痛定

思痛，怎应当狎妓侑酒呢？”③ 南昌张自烈在南京读书，家境贫

寒，社友们就集资帮助他结了婚姻。可是张自烈不因为私惠而

失去规劝的原则性，他规劝复社的眉目杨维斗，以他这种地位

声望还喜欢迷信礼拜北斗。他又规劝社中同人正当发奋有为之

时，不可狎比声伎④。比这稍为晚一点的时期，钱塘有一位有骨

气的人士，叫做汪在那里隐居陋巷，穷困自守，黄宗羲特为
从余姚来看他，在寒夜里两人拥一条被褥，抵足而谈。宁都魏

禧也从远方来访问他，汪却拒而不见，经过解释之后，他们
两人才定交而去⑤。由这些例子，可以说明了社集中人严定了界

限，是非分明，养成坚贞不屈的节操，而蔚成为一时的风气。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 李元度：《先正事略·隐逸》。

张自烈：《芑山文集·书牍》。

黄宗羲：《思旧录》。

李元度：《先正事略·隐逸》。

陆世仪：《复社纪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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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宗羲经常以东林党人的后裔来勉励自己，他在灵岩集会的诗

句说：“应怜此日军持下，同是前朝党锢人。”他们的行为，可以

说是置诸《后汉书》的《党锢传》中当之而无愧的。

如今我们再从明末的志士，由社集的作风而影响到行动上

来说，如上所述的几社领袖陈子龙，在松江起义之后，始终不

渝的抗清，在１６４７年即清顺治四年，由于清松江提督吴胜兆的
反正一案而被逮捕，陈子龙在途中投水自沉，清廷仍斩戮他的

尸首。陈子龙的学生王澐奋不顾身，经营陈氏的身后，埋葬了

陈子龙的义躯而完成其抗清的大节。当乙酉、丙戌（１６４５～
１６４６）之际，浙中的义士拥立鲁王在绍兴监国，在这战役中的
砥柱钱肃乐兄弟七人都参加了抗清的战争，以身殉国。鲁王的

名臣张煌言与郑成功在一起联师北伐，为了完成恢复疆土的任

务，他的全家均被清廷所逮捕，虽然是妻子满狱，他毫不顾惜。

鄞县的志士，当时所盛称的五君子华夏、董守谕、屠献宸等为

了接应四明山寨上的义师进入宁波，事败之后，全都壮烈牺牲，

妻子流徙，明末遗民林时跃不顾艰辛掩护了华氏的孤儿。还有

苏州灵岩山的退翁（释弘储）和尚支援浙东山寨中的义师，被

清兵逮捕，下了监狱，徒众四散，庙宇无主，他的弟子董说释

名南潜，独从之不去，兴复了丛林的烟火。其他如慈溪志士魏

耕、陈三岛等在山阴祁班孙家的寓园四负堂中，潜谋响应郑成

功的海上义师。以上所举的也不过是显著的几个例子，但是在

这些事实内可以说明一个问题。正如复社的领导者张溥所说：

“忘其身惟取友是亟；义不辞难，而千里必应。”① 在旧的封建道

德伦序之内而增加了师友互相切磋同志中间的关系，是极其值

得注意的。

① 参考李元度《先正事略》；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卷１６，《退翁法师第二碑》；
陆世仪《复社纪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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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明末志士和不与清朝合作、清朝统治者所称道的

“胜国遗民”，他们不是世俗所称谓的“遗老遗少”之流，他们

胸怀是开阔的，志气是昂扬的，并且还赋有自信不疑的乐观情

绪，从明甲申乙酉以来到康熙的初年，参加社盟的人们都由壮

年而到老年了，他们决不因为目前的失败而灰心。黄宗羲的胞

弟黄宗炎，教导他的门人说：“诸君但收拾聪明，归之有用之一

路。任达之士，托情物外，则自谓有观化之乐，故鼓缶而歌；

不然忧生嗟老，戚戚寡欢，不彼则此，人间惟此二种，皆凶道

也，君子任重道远，死而后已，卫武公之所以贤也。”黄宗羲另

一位胞弟黄宗会，他反对遗民做和尚，他说：“不为异姓之臣，

而甘为异姓之子乎？”还有一位明末的遗民，东台人王大经以为

不要认为遗民为无用，他曾著有一篇《许由论》，他说：“⋯⋯

虽然尧舜以有用为用，而许由巢父以无用为用。终不可谓尧舜

有巢许之心，巢许遂无尧舜之用也，是故尧舜巢许者皆治乱之

圣人也。”① 因之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综核评量明末遗民的行动，

述布衣周西所著的《防秋谱》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他说：“有时世

事多端，天地帝王皆不能支，独余处士以持残局，而兀然能为

中流之一壶。”② 他这种说法，阐述了明末遗民赋有积极的一面。

至于明末遗民半为僧，多托迹于空门和作黄冠道士，这应如何

理解呢？傅山的诗句上不是说过吗？“山中不诵‘无衣赋’，遥

伏黄冠拜义旗。”全祖望称述退翁和尚是以忠孝作为佛事，从这

句话看来，就可以明了他们当和尚道士是作为掩护其志谋恢复

的企图，而非其本愿的。但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们特别强

调明末遗民退隐深山，甘处于荒江老屋之中，脱离现实颓废的

一面，贬低了明末遗民壮志不阿的气节，是不合乎事实的。

①

② 全祖望：《鲒埼亭集》。

李元度：《先正事略·隐逸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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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明末的学派

如上所述，明末抗清志士，留下可歌可泣慷慨悲壮的事迹。

当抗清战争退入低潮，在清朝铁蹄严威统治下，明末遗民中素

来赋有气节的人士，便就改换另一种方式，以口诛笔伐作为武

器，进行宣传以民族矛盾（“华夷之辨”）作为主体的思想，与

清朝统治者作不懈的斗争，这样在民族革命的基础上，经过明

末学者反复讨论和钻研，不仅在书本上，而且身经患难，从实

践阅历中得出来的结论来启发后一代。在这一特点上，就蔚成

为明末清初的学派和学风。

但是明末的学者，终究属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，从阶

级立场上来分析，虽然同情于人民，然终是维护其本阶级之利

益的，就其本身来说，可以分为顽固保守和开明前进的两派，

关于保守的一派，在下面再谈，这里要谈的是开明前进的一派。

我们所说的明末清初的学者属于开明激进的一派，其学风

是在“天崩地解”的时代变化当中，同情于人民，而符合于人

民群众的愿望所形成的学风，如人所同称的顾（炎武）黄（宗

羲）王（夫之）明末三大儒，就是当时学风中的代表者，在这

个时期，所以有这个学风，正是“人们底社会存在，决定人们

的意识。”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，因为他们有当时共处的社会

环境，有共同奋斗的目标，有彼此相互之间师生行辈的关系。

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当中，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思想有相同之点，

也有相异之点，不谈每个学者在当时学术上所起的作用和学术

的特点，固然不对；但是强调个人，或是仅了解其一隅，孤立

的看问题，而不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当时的学风，这就像见

树而不见林的样子，也是不可以的。

复次，我们谈人而不可离群而索居，所谓：“德不孤必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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邻，”当时社集中人，由于互相帮助，“激浊扬清”，砥砺了名

节；同时明末清初的学者所以自成为体系，这与明末讲学的空

气，是有其直接的关系的。

自东林讲学之后，首推蕺山（刘宗周）、漳浦（黄道周）和

关中的冯少墟（从吾），他们的弟子几乎遍于海内。继蕺山之

后，蕺山的高弟黄宗羲创立证人讲舍，讲学于浙东的语溪和甬

上。北方的耆宿孙奇逢讲学于河南辉县的百泉，山西太原则有

三立书院；傅山和戴廷栻均是出于三立书院中的最著名的学者。

在浙江余姚则有沈国模、管宗圣等所创办的姚江书院。起于崇

祯末年一直到康熙初年，支持了三四十年弦歌之声不辍①。在江

西南昌就有豫章书院，宁都魏禧兄弟朋友所组成的易堂九子之

会和谢文洊的程山学舍②，这不过举几个荦荦大者的讲会，在这

些讲会中出现不少卓绝的人才，在其讲学的宗旨和趋向上，形

成了各家的学派。

在当时人所称道的明末三大儒是指着孙奇逢、黄宗羲和李

颙而言的。顾炎武之避祸远游北方，不与当时所谓闻人显官相

接触，不喜欢表暴自己，他与朋友的信上说：“弟三十年来，并

无一字流传坊间。”③ 王夫之窜身徭峒，潜学自修，更不为当时

显赫所注意，他们的学术地位，都为后来人民群众所推崇，就

把顾黄王三家称之为明末三大儒。明末的学者所以为人民群众

所推崇，在学术上有崇高的地位，就在他们扶持正义，坚持真

理，有百折不挠的精神，对于事物抨击旧的而提出了新的和比

较正确的看法。明末的学派如果分析起来大体上是这样的。

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，以实事求是为宗，因为避祸北

①

②

③ 国粹学报《第一年》，顾亭林佚文。

钱林：《文献征存录》。

邵廷寀：《思复堂集·姚江书院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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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，接交北方的豪杰，当然多属地主绅士中的开明人士；但北

方潜修之士，都被他表彰，他的活动范围，多在北方。黄宗羲

整理宋明以来的学术思想，长于天文算学，提倡民主的学说，

他的讲学的范围，多半在江南和两浙。王夫之潜修明理，他与

方以智等在学术思想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都有卓越的见解，

初步提出了朴素唯物论的思想，西南的学风都受其影响。太原

傅山把周秦诸子、老庄的哲学与孔子等量同观，把儒家维护封

建道德伦序的礼法和名教，都予以批判和新的认识。关中李颙

主张悔过自新，自我改造，他的教学方法，很能接近群众，认

为农工商贾皆可以造就成为学者。容城孙奇逢讲学百泉，虽然

宗陆王之旨，但是他素有匡时济物之旨，有北方豪侠之风。同

时新城五公山人王余佑有雄才大略，他认为讲学不可以不知兵，

他与祁州刁包最为志同道合，同以坚贞不阿的气节，拒绝与清

廷合作，与群众在一起，从事于农桑和守御之方，天下一旦有

事，可以坐而言而起而行。北方有这些学者，遂养成为注重实

践实行，提倡“六府三事”水火兵农并重的颜（元）李（塨）

学派。同时启蒙的学术思想家和物理学家桐城方以智和他的儿

子方中通、方中履以及他的学生杨宣等，对于天文地理、算术、

物理等项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在明末清初时期，成为桐城方

氏主要的学派，因为他们的著述，正在逐渐地发现，正待于有

人发掘和探讨。他们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们，与以魏禧为首的南

昌易堂九子也取得了联系。宁都魏禧虽然以文章著名，但是他

讲学以致用为宗，好评论古今成败得失，他认为学问必须通过

阅历和实践，不能师心自用，闭户造车决不能出门合辙。当时

所称的易堂九子，魏氏兄弟和他的朋友邱维屏、王猷定等，互

相劝勉，他们讲学之风，影响的方面很广。大兴刘继庄，和颜

元的弟子王源都受到他们的影响。南昌梁份更发展而为从事实

地的调查，研究山川险要舆地的学问，学风所被，与北方颜李

古史文存１６



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①。这种潜伏在社会底层中讲学论道呼吸相

通的一种学风和力量是应该提出来讨论的事情。四川新繁费经

虞费密父子反对程朱道统的学说，达州唐甄阐扬社会平等的理

论，他把君王与盗贼同观，提出了“不能胜暴即不能除暴”的

新颖思想。余姚朱之瑜与张斐，虽然宗阳明之学，可是他们明

辨是非，守正不阿，他的学风影响到日本。南海邝露素习兵法，

具有文学的天才，他身处广西，于其诗歌之中，颂扬了西南兄

弟民族纯挚优良的事迹。其他像张履祥、陆世仪等虽然尊崇程

朱，可是他们注意到农民的生活和具体分析程朱陆王学术思想

之优劣，均有独到的见解。黄宗羲是崇尚王学的，但是他批判

地接受了阳明学派，揭出了阳明天泉证道“四无之教”主观唯

心论症结之所在，取其所长而弃其所短。吕留良是尊崇朱学的，

可是他认为朱子之学，自从到元初许衡、吴澄等人出来“辱身

枉己”②，丧失了民族气节，朱子之学已失其传。这是说明了明

末开明前进的学者与清代的伪道学家陆陇其、熊赐履、李学地

等毫无相同之处。这就是如上所述的亭林、梨洲、船山、百泉、

百原、二曲（李颙）、颜李、桐城（方氏）、宁都、广阳（刘继

庄）、晚村、新繁、达州、舜水（朱子瑜）、扬园（张履祥）诸

家成为明末清初学派中的主流③，这些学派都应当深入研究作各

别的论述和评价，我在这里仅举当时的学风和顾黄王诸家其学

派中的特点。

他们同在复明抗清民族斗争的目标下，贡献出他们学术上

的主张和一生的力量。他们虽不住在一个地方，可是他们的学

问有相同之点，如黄宗羲所著的《明夷待访录》，当时顾炎武看

①

②

③ 参考江藩：《汉学师承记》；徐世昌：《清儒学案》。

参考吕留良：《吕晚村文集》。

参考梁份：《怀葛堂文集》；刘继庄：《广阳杂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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